
觅路　（小 小 说 ）
吴铁军

老工 人 宋
师傅 的 三 儿 子
考上 了 技 校 ，
工友 们 频 频 祝
贺，都 为 他 解
除负 背 之 苦 而 兴 。宋
师傅 也 载 笔 载 言 ，又
散糖 又敬烟 。

宋师 傅 的 三 儿 子
宋强 ，心 强 命 不 强 ，
高中 毕 业 两 次 高 考 落
榜，今 年 狠 心 冲 刺 ，
谁料 下 楼 梯 摔 折 腿 ，
不但 误 了 高 考 ，而 且
病愈 落 下 残 疾 ，成 了
跛子 ，二 十 岁 的 大 小

伙子 呆 守 家 中 。看 到
同龄 的 孩 子 跨进 高 校 ，
步入 工 厂 ，宋 师 傅 的
心和 儿 子 一 样 焦 焚 的 。
可自 己 是 从 南 方 招 聘
来的 ，大 地 生 疏 ，为
给孩 子 找 个 出 路 ，他
苦费 心 机 ，托 熟 人 找
关系 ，用 “大 团 结 ”
铺路架桥 均泥牛入海 。
这一 次 ，宋 师 傅 福 星

高照 ，跛 儿 子 竟 然 上
了电 力 技 校 ，这 不 能
不让 人 觉 得 事 中 必 有
蹊跷 。恭 贺 之 余 ，人
们纷纷猜想 ，估价……

尽管 宋 师 傅 一 再
表明 ，这 次 他 没 求 一
个人 ，没 花 一 分 钱 ，
全凭孩 子 争 气考 的 好 ，
但大 家 还 是 诡 秘 地摇
头讪 笑 。都 说 这 年 头

招工 考 试 只 不 过
是聋 子 耳 朵 ，是
为某 些 人 营 私 舞
弊的 遮 羞 布 。宋
师傅 忙 解 释 ，风
气在 变 ，考 场 纪
律严 ，不 用 娃 名
字全 用 报 考 号 ，
按分 数 录 取 。对
曰：名 字 不 也 是
一种 代 号 嘛 ，分

数还 不 是 人 打
的。别 在 卖 狗
皮膏 药 了 ，不
是你打 通 门 路 ，
你那 跛 儿 子 还

能上 电 力 技 校 。宋 师
傅急 了 就 当 众 赌 咒 ，
咒得 越 深 越 恨 ，人 们
反而 更 觉得越假 。

几位 同 招 聘 来 的
老友 ，聚 家 祝 贺 。酒
过三 巡 ，置 腹 推 心 ，
也想 窥 探 他 的 门 路 。
殷殷 之 情 使 老 宋 师 傅
的心 中 如 打 翻 五 味 酱
缸，酸 辣 苦 甜 涌 上 心
头，尽 管 掏 心 挚 言 ，
情真 意 切 ，多 年 至 交
的老 哥 们 还 是 不 欢 而
散……

夜，深 了 。宋 师
傅还 倚 在 床 头 迷 惘 不
安，一 次 又 一 次 扪 心
自问 ：“我 到 底 找 了
谁的 门 路？”一 支 接
一支 抽 烟 ，极 力 在 大
脑皮 层 的 千 沟 万 壑 之
中寻 觅 着 、搜 索 着 那
条路 的 踪迹……

皎洁 的 月 光 从 窗
口射 进 屋 里 ，在 儿 子
学习 的 书 桌 上 洒 下 一
层银 辉 ，桌 面 上 一 张
翻开 的 报 纸 上 ，四 个
方方 正 正 的 黑 体 大 字
“ 残 疾 人 法 ”显 得 庄
严凝 重 。

文苑

本版 编 辑　杨 乾 坤

笔
走
龙
蛇

北
京
人
·
上
海
人
和
陕
西
人

泽

夫

北京 人 说 自 己 机 灵 、幽 默 和
干劲 十 足 ；上 海 人 认 为 诚 信 不 自
欺是 自 己 的 本 色 ；可 陕 西 人 憨 实
实地 说 “不 叫 不 到 ，不 给 不 要 ，
不吵 不 闹 ”是 自 己 的 缺 点 。真 是
“ 人 ”有 异 趣 ，“性 ”情 各 别 。

最近 读 了 两 篇 文 章 ，启 发 人
得很 。一 是 北 京 人 邹迺瀛 的 《北
京人 不 是 饭 桶 》。《喝 了 一 碗 大
碗茶 》唱 红 了 中 国 ，可 创
作者 的 意 、演 唱 者 的 情 ，
到了 听 者 的 耳 根 儿 里 就 成
“ 咱 北 京 人 有 点 像 饭 桶 ”
的感 慨 了 ，奇 不 ？二 是 上
海人 言 微 的 《半 喜 半“羞 ”
话啤 酒 》。据 说“上 海 货 ”
三字 往 往 是 自 信 力 的 表 现 ，
可对 上 市 瓶 装 啤 酒 的 抽 查
结果 是 “上 海 货 ”有 “四
分之 一 ”不 在 “全 部 合 格 ”
之列 ，故 有 “羞 ”意 。能
知“羞 ”自 然 好 ，可 潜 在
的对 “四 分 之 一 ”的 意 想
不到 ，却 多 少 反 映 了 “不
自欺 ”的 仍 需 进 步 。

历来 ，北 京 人 和 上 海
人是 在 旗 鼓 相 当 中 向 前 的 。
《 北 京 人 在 纽 约 》一 热 ，《上 海
人在 东 京 》就 按 捺 不 住 ，陕 西 人
“ 无 处 可 去 ”，也 就 只 好 默 不 作

声地 搞 “黄 土 地 ”系 列 。我 总 觉
得，作 北 京 人 、上 海 人 是 优 越 的 、

光荣 的 ，所 以 自 尊 和 对 自 尊 受 到
的哪 怕 是 些 微 的 不 恭 往 往 也 神 经
过敏。“过 敏 ”是 敏 感 的 超 常 ，
这是 和 优 越 、光 荣 的 “堆 积 ”及
由此 酿 成 的 沉 重 感 相 联 结 的 。陕

西人 似 乎 就 “一 无 所
有”些 ，譬 如 “不 叫
不到 ，不 给 不 要 ，不

吵不 闹 ”，在 我 看 来 ，
这是 不 实 的 ，不 公 的 。
倘是 外 省 人 的 说道 ，

也许 还 是 怜 悯 和 同
情，可 要 是 我们 老 念
叨，恐 怕连 个“会检

讨、会 自 省 ”也 落 不 下 。因 为
事实 上 ，是“要”而 不 “给 ”
的，“吵 闹 ”何 用 ？“陕 西 愣

娃”难道 总 结 出 来 是 为 吓 唬 自
家人 的 ？

我是 标 准 的 “陕 西 愣娃”，
不自 欺 地说 ，我 们 更 诚 恳 有 信 。
可惜我 们 没说 ，不 “过敏”，
还以 为 “不 字歌 ”就 是 觉 醒 ，
就是 解 放 ，岂 不 知我们 是 在 开
自己 的 玩 笑 。据说如今 的 西 安

夜市 食摊上 陕 西 人“文 明 了 ”，
即就 是 粗 胳 膊 壮 腿 的 大 汉 也
“ 弱 女般地 斯 文 忧 柔 ”地 品 。
不知 热 乎 乎 辣 刺 刺 的 羊 肉 煮 馍
如何“品”？要 是 也“斯 文 ”
上半 夜 ，我 想 ，大 嗓 门 的 “黄
土高 坡 ”也 是 真 该 “再 也 不 能

那样 唱 ”了 ！

记得 有 文 对 “秦味 作 家 ”有 绍 介 ，
读后 欲 忘 不 能 ，印 象 太深 刻 了 。贾 平
凹把《浮 躁 》推 向 世界 ，凭 藉 的 就 是
“ 秦味”，要 是 他“嗲化”一 下 ，恐
怕就 没 戏 了 。一 方 山 水 养 一 方人 ，自
然也养 一 方 的 “自 尊 ”和“敏 感”，
这是 没 得说 的 。

北京 人机 灵 ，上 海 人 自 信 ，陕 西
人呢？我 想 应 该 自 尊 ！

徜徉 在 温 馨 的 爱 河 中
——诗 集 《流 淌 的 爱 河 》小 序

毛锜

有这么 一首 古老的捷克民歌 ：
“ 爱 情 ，上 帝啊 ，
爱情 ，在 哪 儿 人 们 可 以 把 它

找着 ？
在山 上 它 既 不 生 长 ，
在田 里 谁 又 不能 种植啊！”
的确 ，从某 种 意 义 上 说 ，爱

情似 乎 是 看 不 见 ，摸 不 着 的 ，但
又是 一 种 “无 形 的 和 谐”，具 有
一种 可 感 知 的 神秘魅 力 。

爱情 是 人 类 心 灵 中 最 美 好 的
一种 情 愫 ，它 既 是 温 馨 人 生 的 酵
素，也 是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中 不 可 或
缺的 雨 露 和 阳 光 。没 有 爱 的 生 活
是不 可 思 议 的 ，恰 如 大 自 然 中 没
有夜 月 、晨 曦 、秋 云 、冬 雪 是 不
可想 象 的 一 样 。西 方 有 这 么 一 句
谚语 ：“没 有 爱 的 家 庭 连 酱 油 也
是苦 的”。应 该 让 生 活 在 爱 情 的
点缀 下 多 姿 多 彩 ，应 该 让 人 间 充
满爱 。

人们 渴 望 真 诚 的 爱 ，人 们 也
在寻 觅 着 一 种 纯 洁 无 私 的 爱 。不
消说 ，人 们 也 就 格 外 喜 欢 描 写 爱
情和 讴 歌 爱 情 一 类 的 诗 歌 了 。随
着改 革 开 放 的 深 入 ，人们物 质 生
活与 精 神 生 活 的 日 趋 丰 富 ，这 一
类的 歌 曲 和 诗 作 也 与 时 推 移 ，应
运而 生 了 。陕 西 工 人 报社 齐 连 声

同志 的 这本《流 淌 的 爱 河》，也 算
是给这 多 声 部 的 交 响 乐 又 添 上 了 一
只新 的 配 器 吧 。因 为篇 幅 的 限 制 ，
不容 我 在 这 里 对 作 品 的 艺 术技 巧 作
过多 的 赏 析 ，但 是 我 可 以 坦 率 地 谈
谈自 己 阅 读 后 的 直 感 ，这 些 诗 是 朴
实的 ，真 切 的 ，欣 然 可 读 的 。比起
一些 娇 揉 造 作 的 病 态 爱 情 诗 来 ，它
更贴 近 我们 的 生 活 ；比起低俗猥亵
的所 谓 “写性 爱 ”的 赝 品 来 ，它 的
格调 显 然 是 素 雅 、清 新 的 。略嫌不
足的 是 ，有 些 诗理念性稍强 了 一 点 。
不过 ，说 真 的 ，要 全 方 位 多 镜 头地
写好 人 生 这 一 精 神 领域 ，也 并 非 易
事。明 乎 此 ，我 们 也就 不必“吹毛
求疵 ”了 。

诗本性 情 ，是 一 种 内 心 感 情 的
自然 流 露 。而 爱 情 又 是 人 类 与 生 俱
来的 一 种 天 然 感 情 。作 为 爱 情 诗 更
应该 是 “天 然 去 雕 饰 ”为 佳 。当 然
作为 爱 情 哲 理 诗 ，又 另 当 别 论 了 。
连声 同 志 和 我 相 识 已 二 十 多 年 ，他
业余 喜 欢 写 诗 ，也 善 于 观 察 思 考 ，
平时 并 不 显 山 露 水 ，不 自 我 张扬 ，
属于 “只 知 耕 耘 ，不 问 收 获 ”的 一
类潜默 之 士 。我 一 向 很敬 重 这样 的
同志 ，因 此 也 乐 于 将他 的 这 份 劳 绩
介绍 给 读 者 。遂 为 小 序 。

一九 九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

盲流打入气功界
中国 幅 员辽阔 ，人 口 众多

——这句套话对我们气功界有
独特的意义 ：东方不亮西方亮 ，
吃完北边吃南边 。要是英 、法
那么 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，我们
早饿死了 。

报纸 上 登 了 我 的 照 片 ，发
表了介绍宇宙流治病 的通讯 。
说实话 ，中 国 的气功能热起来 ，
全是报纸、电台 、电视台煽火
起来的 。

我和 一 个 记 者 交 上 了 朋
友。我问他 ，记者什么都敢批
评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出 来
批评气功界呢？他想了想说 ：
“ 听说大气功师能意念伤人”。

真让这个作家不
幸而言 中 了 ，就在宇
宙流 疗 法 正 火 的 时
候，出 了 一场“医疗
事故”。

一个四 十 多 岁 的
女病人参加宇宙流治
疗。我发给她的号码
是“宇宙人666号”，
我当 时随手写下666，
图的是六六顺 ，没想
到这个六六顺后来变
成了 六六不顺 。

病人回到家按照
要求做好一切准备 。
当晚 ，她的丈夫去县
城办事 ，就住在县招
待所 。第二天 中 午 ，
她丈夫从县城回来 ，
发现他老婆死了 。

现场发现了那张

写有 “宇 宙人666号 ”的 卡片 。
她丈夫从县城回来 ，发现他老婆
死了 。

现场发现了那张写有“宇宙
人666号”的 卡片 。

她丈夫找到我 ，让我交 出 害
死他老婆 的宇宙 人666号 。

我要是说根本就没有宇宙人
这码子事 ，就是有宇宙人 ，他们
也不会听我调动 。可这样一来 ，
就等于承认以前 的宇宙流治病全
是骗 局 。我要 是说确 实有个666
号宇宙人 ，我又上哪儿把他缉拿
归案呢 ！

我突然想起了那个 男 法 身 ，
张香 玉 ，就灵机一 动 说：“你老
婆没有 死 ，她跟宇宙 人666号私
奔了 。她留在床上 的 尸体是她的
法身 ；其实她还活着 。你们夫妻
感情不好 ，她和宇宙人私奔是对
你的报复 ，你就认了 吧 。你再闹
下去 ，小心666号 回 来和你算帐。”

也是在劫难逃 ，县公安局 以
杀人嫌疑把我拘留 了 。我坚持说 ，
这顶多是医疗事故 ，我跟宇宙人
666号 交待 得 明 明 白 白 ，让他精
心治疗 。谁想到他带着女人私奔
了呢 ！不信你们把666号找来 ，
我和他 当 面对证 。

他们 只 审 了 我 一 堂 就 不 审
了，不知道是怕我意念伤人还是
觉得我疯疯颠颠 。

一个星期后 ，公安局把我无
罪释放 。刘科长对我说 ，死 因查
出来了 ，凶 手也逮捕归案 ，就是
她丈夫 。原来 ，她丈夫早和别 人
私通 ，提 出 了 离婚 ，可女方偏偏

不离 。于 是他就萌发了 杀机 。那
天晚上 ，他到县城招待所包了房
间住下 ，然后偷偷从窗户溜 出 去 ，
赶回家里 ，趁妻子 闭着眼睛等宇
宙人之机 ，掐死了她 。作案后 ，
他整理好现场 ，又赶回 县城招待
所。第二天 中 午 大摇大摆地回家 ，
装着大吃一惊的样子 。可是 ，他
再精明 ，也没逃过公安局 的眼睛 ，
他留 下的破绽太多 ，所 以仅仅五
天就破了 案 。

666号 事件 对 我 的 打 击太大
了。我在入狱期 间 ，C先 生 根本
不管我的死活 ，他抛下气功 团 ，
独自 溜开 。如今 ，我是个有钱的
女人 ，只是缺少一个意 中 人 。

李大侠不失时机地到了匈牙
利。他走 出 国 门 ，把气功带入东
欧。我想 ，当 他从匈牙利 回 国 后 ，
他的宇宙 语一定夹 杂着不少匈牙
利语 。

至今仍活跃在气功界的是轻
功师小张 。有 了钱 ，他便发了福 ，
体重 增 到 160斤 。但他还继续 表
演他的轻功 。他告 诉我 ，他现在
用的是双层气球 ，吹起来 ，观众
在台 下根本看不 出 是两个 。但是 ，
有一次 出 了麻烦 ，他刚踩 上 去 ，
气球就爆炸 了 ，弄得他下不来台 。
后来找原 因 ，发现是气球假 冒 名
牌，质 量很差 。他气愤地说 ：

“ 这种 冒 牌货 ，真是害死人
了！”

（ 完）（题图 ：孟德润 ）


